
出逃

还有 40 千米，我降低了飞行高度，再一次清点物品：小飞艇、蔬菜、
谷物种子、简易充气房、三大块太阳能电池板、二个 50 万千瓦微型蓄电池、
大约可以吃一年的太空压缩食品、激光枪、工具箱、单机电脑、波频天线、
几本名著、漫画、还有小猫朱迪和机器人 key，哦，千万别忘了微波信息传
递器，万一遇到危险，求救就靠它了。
飞船稳步前进，我重重地吸了一口气，心中慌乱、兴奋、伤感、激动
缠绞在了一起。
我就要实现童年的梦想了，美梦即将成真，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但
我必竟成了一个叛逃者.
记得上学的时候，我指着天上最亮的一颗星对妈妈说：“将来那是我一
个人的！”妈妈却冷冷地说：“那是颗恒星，恐怕会烧死你。”我不再说话，
却并没有忘却。这愿望时时煎熬着我的心拥有一颗自己的星球.
这个世界总是在莫名其妙的捉弄人，我只成了一个小小的空间站之间
的送货员，开老板的飞船，送老板的货物，微薄的工资，我实在难以买下任
何一个空间站的任何一块土地，更何况一个星球，但心中独立王国的欲望却
在膨胀.
我努力工作，老老实实，老板对我信任无比，在他的手下，能干超过
三年的实在太少，因此，我才有了一点点机会，在送货之余开着飞船四外搜
索可以让我住下，并且不被发现的“星球”。当然，我会从电脑中抹去这段
航行记录，并且保持最低能耗，否则，吝啬的老板狗一样的鼻子一定会嗅出
蛛丝马迹的。
大约三个月前，我终于发现了这个我即将到的星球。美丽、富饶的土
壤，紫色的河流，红色的树木。淡绿的恒星光色柔和，夜晚三个卫星会轮流
升起，极酷似我们早已废弃的母亲星地球。当然，它要小得多，小飞艇大约
４小时可以绕星球一周，小巧玲珑、可爱已极。而且这星球没有高级生物，
大多是些呆头呆脑，类似爬行动物的小动物，粉红和灰色的，很可爱，并且
胆大而无害。对于空气，我自己做了测试，这星球的氧气含量很高，虽然逃
逸度也很大，但星球上那种红色树木制造氧气的能力似乎出奇的强，基本上
等于或大于逃逸度。为了具体知道星球上这些紫色的水和土壤能否生长植物
和供人饮用，我特地取回了些样品，电脑发达唯一的好处就是“万事不求人”，
我只用了３００毛瑞就买回了两个大学生用的土样、水样分析软盘。虽然里
面贮存的东西不多，不过足够我一个人用的了。土壤有足够的肥料供植物生
长，虽然有些不知名的成分，但电脑确认无害。水的检验极原始，不明就理
的猫咪朱迪偷喝了这些紫色液体，看它现在不是好好的依偎在我身边。我确
信神开始眷顾我了，于是在警卫狗一样的鼻子低下反那些生活必需品一一弄
到了飞船上，我恐怕还必须感谢老板，若不是他为了省钱不肯安装电子警卫，
我大概就要多费些周折了，好在一切顺利。
我已经无牵无挂，亲爱的妈妈早已过世，而且至今没有姑娘肯垂睐我
这个穷送货工，除了朱迪和ｋｅｙ我什么都没有。哼，如果对面公寓那个金



发女郎知道我将主宰一颗星球，她也许不会每天只用看死鱼似的眼神撇我一
下了事，等着吃惊吧！平庸的人们。
８千米！减速！准备着陆！
一次成功。当然，上次来时我就已经开辟了一个降落场，很小，但极
实用。待一切安静下来后，我走下了飞船，呼吸了一大口这里微甜的空气。
哦、不能耽误时间，不对，该死的，我逃出来了，再没有他妈的什么时间管
着我了，我自由了，还有了这么美丽的一颗星球。现在，我已经正式给它命
名了微笑。朱迪迫不及待地蹿了下来，抽了抽鼻子，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接着便开始兴奋地逗弄那些诧异的星球小兽了。小动物们四散奔逃时，“柯
鲁”“柯鲁”地尖叫着，就叫它们“柯鲁比”好了。ｋｅｙ，把船上的东西
搬下来。“是的，马欧。”ｋｅｙ灵活地干完活儿，接着就自动地开始给充气
房充气了，我一直觉得，key 不像个普通机器人，他聪明得出奇.
接下来，我该干点儿“割尾巴”的事儿了。我回到飞船上开始打印程
序。这上是个返航的程序。不过是添了个小尾巴，使它在到达预定地点后自
动地清除一切信息。我不打算留下飞船，我可不想让老板以为我劫船叛逃，
最好让他以为我出了意外事故死掉了而飞船是自己几经周折飘回去了.停止
地点一定要选好，即不能远得发现不了，也不能看出人为的痕迹，最后，我
把地点定在了天狼星附近.得好好计算一下，必须到达时能量恰恰消耗完，
要不然就显不出巧合性了.联邦特工绝不是吃饭的.那么路途就得迂回一点
了，不过这没问题，我一直认为自己在电脑方面玩得很精.一切就绪，我启
动了飞船，再见了，飞船；再见了，老板；再见了，一切的一切.
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什么事情，我只知道现在我有了“微笑”和“柯鲁
比”们，以后的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上帝保佑，联邦特工的鼻子千万不要太
灵了，阿门！
(完)

错过的情人

本文未发表“馨儿，又是２月１５日了，你曾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自你走后，我才明白告诉我的一切都是虚拟的，但我执着的记忆着。十五年
了，我虽然知道在我有生的日子里，你不会收到这些光电波，可我相信几百
年后它会温暧你的心一次又一次。生日快乐，馨儿，爱你，永远。”
１５年了，寄语中已没有责备与伤痛，只有那缕细若游丝却又时时牵
痛心灵的爱依然涌动⋯⋯

一

“咚咚咚”有人敲门。
“请进。”我随口应着。抬起头，看到一个清亮，羞怯的女孩从门外走了
进来。

“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我微笑地对她说，这个算不上漂亮
的女孩给我很好的印象。女孩微皱着双眉，满脸疑惑地对我说：“你就是那
个很有名的电脑专家莫空吗？”



“有名的？不敢当。不过，我就是莫空。”为了消除她的疑问，我随手在
身边的电脑中打进了一段程序，屏幕上出现了女孩的脸，并且用脑特有的声
音说出了那句藏在她心里的话：“你怎么会这么年轻？”女孩笑了，伸出手：
“林馨儿，希望你能帮助我完善一个解密程，但是必须保密。”

“可以。”我接过她手中的厚厚一叠打印纸。那是一个用汇编语言写的冗
长的程序，迅速看完之后，我不解的问她：“这程序相当完备呀？”

“看起来上的，但如果你试试就会发现问题了。”林馨儿微微有些嘲弄。
我不在意，因为我知道，如果问题这么简单的话，她似乎就用不着来找我了。
我敲击着键盘，一边有意无意地看她。
RUN 回车。意料之中的事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红色“STOP ”占满了屏幕。
“看来，我们必须继续解开它才可以。”我说。林馨儿点头道：“我对这里的
网络系统不熟悉，我们那里的不一样。否则我不会来求助于你，可以说我也
是个电脑专家。”“喔？是吗？”我漫声答允。女孩子似乎都很要面子，有意
思。我心想。
这个程序实在有些困难，我面临的似乎是一个一个永远也解不完的密
令。馨儿主动要求住进了我的办公室兼客厅。几天的接触，我们几乎有相见
恨晚的感觉，虽然我们除了工作只有在吃饭时才会闲聊几句，但我却感觉得
到我们的心的贴近，感觉得到馨儿痴迷的目光和我心的沉沦。也许，这就是
爱吧。
一天，我忽然想起问她的生日，馨儿愣了一下，旋即笑到：“２月１５
日。”

“２月１５日？哎呀，刚刚错过情人节，可惜。”我开玩笑地说。
“是吗？”馨儿的目光似乎涣散了，出神了好久。
虽然从末说出口，但随着我心中的爱日益强烈，我对她的迷惑也不断
加深，我读不懂她，有时甚至不明白她所说的一些莫明其妙的话语。馨儿，
似乎是一个迷。不过，工作的进度正在日益加快。
一日，我猛然灵光一闪：“馨儿，你看咱们列出的这些程序，都有一定
的规律，它们的中心变量数值都以 47.7 派 RK 的(N+1)的(N+1)次方倍递增的，
如果咱们籍此让它们循环下去，应该⋯⋯”“应该会解密成功的！”馨儿兴奋
地接道，但你眼底那一抹奇怪的闪光包含着什么呢？无暇顾及了，我迅速在
键盘上敲击着，并不断以小节试着运行。几次以后，我相信程序应该很完备
了，便微笑着转过身，但我看到了什么⋯⋯

二

啊！我用力伸了个懒腰，又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办公桌上零乱地放
着软盘，彻夜开着的电视正放着永远也播不完的肥皂剧。为什么有些头痛？
大概是晚上干得太累了吧。
喝着清茶，我坐在电视机前，脑中似乎有些模模糊糊的幻影，却又捉
不到。忽地，一个女播音员插入画面：“据政府人士透露，地球上大量关于
经济的资料被窃取，有理由认为是近日在“星盟”中与我球争夺地位的Ｇ星
间谍所为，但由解密手法推测，显然有地球人加入，此案正在追查之中。”
天！我的大脑似乎被猛地撞击了一下，这事情似乎与我有关，可是，
可是⋯⋯一幅模糊的画面浮上脑海，一个清亮的女孩握着一把奇轻的枪直指



着我的头，她爬满泪水的脸为何如此熟悉？是的，是馨儿！整个事情如过电
影般在我脑海中重现了一遍，我想起来了，可是馨儿你在哪儿？
我发疯般的在房间里乱翻着，寻找着馨儿可能留下的只言片语，然而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我颓然地倒在地上。不，还有电脑！我立即从地上窜到
电脑前，敲击着键盘，果然，一封短签打印出来：莫空：对不起，我要走了。
在２月１５日上午９时，从Ｖ谷到Ｇ星，别恨我，你醒来后在概时间早错过
了。别了，我的爱。
馨儿不！馨儿，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等等，２月１５日，不就是
今天吗？我没有错过，看看时间，还有３０分钟，Ｖ谷并不远，我一定赶到。
飞身跨上汽垫车，我拼命向Ｖ谷方向开去，后面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
几艘汽垫车，鬼鬼崇崇的。我心中一惊，会不会是密探的车？难道他们已经
注意到我了。Ｖ谷遥遥在望，我把车向左拐去，那几只“狗”也跟了上来，
但凭借地形熟悉，七拐八拐，我甩掉了他们，径直向Ｖ谷驶去。

“馨儿，我终于找到你了！”在飞碟起飞前５分钟，我赶到了，也见到了
苍白憔悴的馨儿。紧拥着她：“馨儿，你真是Ｇ星间谍吗？馨儿，为什么要
骗我？”
泪流满面的馨儿哽咽着：“莫空，我爱你，真的爱你，但我确是Ｇ星人
用他们的变异基因培殖出来的，一直被安插在地球中。现在，我要回去了，
我别无选择！”
我猛地推开她，抓住她的双肩摇撼着：“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用那怪枪
永远消除我的记忆，让我忘掉一切，忘掉你。你何必让我这么痛苦！”
馨儿象一朵孱弱的小花，伸出一只手扶摸着我的脸：“莫空，你是个天
才，那会毁了你的大脑，而我又怎么舍得让你忘了我，莫空⋯⋯记得你说２
月１５日错过了情人节吗？”“哎⋯⋯”我无语长叹。抓住她冰冷的指尖想
用唇去温热它，曾几何时，我的唇也这么冷。

三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我失去了爱人，被密探带回了总部。后来，鉴于
我不知道内情，而那失窃的资料似乎在谈攀中也没派上用场，我被放了出来。
他们自以为仁慈，却不知道这一场无谓的交战毁了一场真爱。馨儿，我知道
Ｇ星人寿命很长，而我又再也找不到比光电波更先进的通讯设备了，只好烦
你等上几百年的时光，再听到我的呼唤，我的爱。
馨儿，我错过的情人。
(完)

黑猫的世界

钱笑，当然是真名。一个非常可爱的美眉，高个子。现就读于中国政
法大学。她的大部分小说总是在写情人们的故事，文章精炼，情趣盎然。
好冷啊！一阵颤栗中她睁开双眼，薄薄
的外衣无法阻挡青藏高原的夜风。已经是第二次被冻醒了，她蜷紧身子又向
树洞里缩了缩。塔尔寺早已破败不堪，科技的发达摧毁了人们对神灵的敬畏，



只留下这棵老菩提树默默地守望着逃亡的人。这也许是那位黄教宗师宗喀巴
恩泽后世的唯一东西了。
星很亮，很清晰，没有什么神秘感，她几乎可以说出每颗亮星身边那
些看不见的恒星上面有什么，咖啡厅，酒巴，夜总会，迪厅和一群狂乱的人
们。半个月前她还驾着自己的小飞船在虫洞里钻来钻去，各个恒星的娱乐场
中都留下她野性的笑声；半个月后，她却不得不蜷在早已荒弃的地球上可怜
兮兮地发呆。她自嘲地笑了，不是笑处境的凄凉，而是笑以前生活的模糊。
那时几乎每天都是一样的，狂笑、疯狂直到累得筋疲力竭便钻回飞船大睡一
场。想到飞船那温暖的生活舱，她不禁叹了口气，为了不留下一点儿线索给
星球联邦警察，到达近日点后她便抛弃了核能飞船，乘小小的救生船到达地
球并随后将它砸扁埋了起来（即使引爆救生船这点儿小小的爆炸也会成为联
邦警察的线索）。
刚开始她对自己选择青藏高原作为逃亡地十二分的满意：荒凉、空旷、
人迹罕至。
但很快她发现自己错了，一没吃，二没穿，不饿死冻死才怪呢。她恼
怒地咕哝着，用不知什么星系学来的话咒骂不停。终于，她决定离开这个干
冷的树洞出去碰碰运气，说不定能搞点什么吃的，难道我黑猫还能被困死不
成？

“黑猫？”对，我是黑猫，她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不习惯自己的名字
了。不过没什么，反正这儿没人，黑猫白猫还不都是我。她解脱似地大笑大
叫，在空旷的草原上狂奔起来，直到累得躺在地上呼呼地喘息。
睡着睡着，一丝阳光温暖了她的身体，慢慢睁开眼睛，一颗颗露珠儿
悬在草尖上低低地垂在她的胸前，反射出金色的光线。“好美呀，这就是生
命。”她喃喃地说着。

“生命”这个词儿深深地刺痛了她。如果不是生命，她又怎么会从人人
宠爱的黑猫变成不见天日的逃犯？生命⋯⋯
就像服装的流行趋势一样，历史一样会轮回变幻。人口大爆炸成为一
个遥远而虚幻的旧梦，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变得越来越忽视繁衍下一代的
义务，而仅仅目光短浅地使自己充分享乐却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人口数量
锐减。政府当然不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论是为了殖民战争还是别的什
么需要。总之法律规定年满二十五岁的女性有责任和义务为社会提供一个或
一个以上的人口资源。与政府紧密联系的生命科学业已放弃了无性繁殖、体
外培育等方式。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们无法创造伟人与天才，自然母体
内分泌激素的每一个微小变化都可能改变人类的历史、诱发人类进化的组
合，这些像可口可乐秘方一样被‘上帝’严格地保密着。”
黑猫对忽然闯进自己大脑的这些解说词似的东西感到有些茫然，不知
道是否是听酒巴里哪个酒鬼说的胡话。她甩甩头准备挥去这些污七八糟的东
西，好为自己的处境感慨一番。她 25 岁了，却并不想结婚，尤其是和一个
素不相识，仅仅是电脑认为 DNA 搭配最佳（即产生达室人“几率”最大）的
男人结婚。在各个星系里都一样：男人的意义在于战争，女人的意义在于繁
衍后代。黑猫厌烦这一切，她不愿使自己被当成机器，而生下的孩子像产品
一样被别人筛选——好的留下，次的销毁，所以她选择逃亡。
大地震荡了一下，又一下，她从地上坐起来，警惕地四处张望。没有
飞船降落的迹象，她松了一口气，大概是一场 3。6 级左右的地震。黑猫有



些好笑地摇摇头，我怎么这么敏感，连地震都测得有零有整洁的，又不是机
器人，大概这就是逃犯的本能吧。想到这儿，她又开心地笑了起来，摸出激
光枪（我怎么会带武器？）去寻找她的早餐了。
兔子！感谢人类的良知，还给地球一个原始的面貌，也成全了黑猫快
要饿扁了的肚子。她远远地猫下身子，瞄准了那只正在啃草的傻兔儿。阳光
斜斜地照着，给灰兔儿罩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环，生动得仿佛一团流动的光
雾。黑猫扣紧扳机的手指不觉放松了。
它是活的，它有自由，它有草可以吃，我凭什么剥夺这一切呢？她站
起身，呆呆地望着兔子吃草的小嘴儿。“呀！对了！黑猫大叫一声，兴奋地
跳起来。野兔吓得一溜烟地跑了掉了。黑猫笑得躺到地上，抓起一把草填到
嘴里，苦涩的草汁儿弄得她皱了皱眉头，心里却抑制不住的兴奋，嘴里嚷道：
“我也可以吃草，我可以自由地活下去了。”
大地又在震动了，此时的黑猫已走在返回塔尔寺的途中。地震嘛，有
什么大惊小怪的，何况此时她已用蘑菇填饱了肚子。人吃饱的时候，心情总
是好的。然而，几条蛇一样曲折的人影带着恐惧爬到了她的心里。

“黑猫，我们尊重你的人权，作为一个一等基因的公民，我们可以允许
你犯一些错误，但你必须改过，见见你的丈夫吧。”灰衣男子向前几步走出
了黑影，用绿色的瞳仁紧紧盯住黑猫，出奇英俊的面子带着一点哀伤道：“我
们无法选择历史，理智一些，嫁给我吧。！”
黑猫无情地闭紧双唇，想开口，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抑制着她，无法
否认那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但这种新型的基因上的门当户对令她无法忍受。
她的沉默令灰衣男人的哀伤更重了：“你知道吗？我也曾是个逃亡者。但既
然电脑如此的精确，我们何必太在意那些过时的个性和情感呢？黑猫，屈服
是你唯一的选择，一起回去吧！”
黑猫一直鄙夷地看着这个布道者，忽然开口问道：“我想知道你们是怎
么发现了我的？”
联邦警察竟然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很简单也很侥幸，救生艇是由钛镍
合金制成的，被改变形态后达到 40 度又会恢复原状，一次小型地震使地下
温度达到 40 度又很容易，于是被子你砸扁了的救生艇恢复了原状，露出了
地面⋯⋯”他停了停，略带点感情地说：“你真是个聪明的姑娘，我们找你
费了很大的周折。”
黑猫笑了，冷艳，凄凉：“谢谢夸奖，谢谢你专业的解说，没想到本业
用于应付流星损伤的钛镍合金还会有如此用处。”她慢慢地转向灰衣男人，
鄙夷地轻笑着举起激光枪（我竟然还留着它）：“你说对了，我无法选择历史，
但至少，我可以抛弃历史。”
晚霞留着落日的余晖恋恋不舍，草原上有一只自由的兔子挑剔地吃着
草叶儿，这里没有了猫，哪怕是一只孤傲的黑猫。
(完)



我还是人吗？

在“人造优于自然”的新世纪里，人们对于人造器官的钟爱几乎达到
了狂热的程度。
只要稍稍对自己身体的某个自然器官感到不适或者不满意，便要去医
院换上相同的“金属机械器官”。久而久之，一些有识之士感到忧虑了：现
在人们换上的人造器官越来越多，使人和机器人很难划分清楚界线，呼吁换
器官要有个限度。于是，联合国明文规定：人体器官的机械数量不可超过５
０％，否则，将被划为非人类。我们的父母一辈或是为了保持作人的资格，
或是已经换得差不多了，终于停止了对自身“零部件”的改造。
但是，他们对子女的伟大的爱又及时体现了出来。当他们得知有种可
同血肉之躯同时发育的“活性金属机械器官”，越早植入人体性能将越优良
后，便想到一定要将恩泽施予后代。所以，我们这些当时尚在襁褓之中没有
发言权的家伙便被父母用爱和血汗（其手术价格昂贵）“大卸八块”了。
３５年过去了，我天生的才思敏捷，精明能干，很受上司赏识，也引
得女士们芳心大动，以至于娶上了一位美丽贤慧的妻子。
唉，哪知天嫉良才，正当我在一次重要场合施展雄辩才能时，嗓子突
然变得沙哑了。
接着一连数日疼痛难忍，不得不去医院就诊。经过一番折腾，医师扔
给我一张龙飞凤舞的诊断单：病因：喉癌处方：须更换机械替代品时限：１
个月后将危及生命当我辨认清楚这些字体后，一下子晕了过去。

“喂，先生，醒醒⋯⋯”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
医师站在身前。他说：“您可醒了。其实，您不必担心，只须更换机械替代
品就可免于危难。这是小手术，本医院即可承办，而且价格从优。”“哦，我
没事⋯⋯”我担心是个圈套，挣扎着从医院走了出去。
上帝呀，我开始痛恨我九泉之下的父母，为什么这么疼我，按照联合
国的限定，已将我身体的５０％换成了人造部件。他们怎么就没想到我的喉
咙会出毛病？我该怎么办？换吧，会超过５０％的限度，将被划分为非人类，
从而失去娇小可爱的妻子，薪水丰厚的工作，不错的社会地位，并且永远与
机器人为伍了。不换吧，我只能有一个月的活头！
我该怎么办呀？
听我讲述完经过，妻子却笑了：“亲爱的，你可真糊涂，你不会把别的
机械器官拆下一件，换成天然人体器官吗？现今市场上的天然人体器官比人
工机械器官价格便宜得多。”“是呀，是呀，我怎么没想到！这样我安装机械
喉咙就不会超标了。”我狂喜地抱起妻子，猛亲她的脸，逗得她格格发笑。“但
是，换哪样呢？”一会儿，我征询她的意见。“肝脏吧。”“不行，换上天然
的肝脏不保险，可能会得肝炎、肝硬化、肝癌。”“脾脏是和肝脏配套生产的，
自然也不行，换胃也不好。那么肾呢？”“天，我可不想得肾炎、尿毒症什
么的！”“那么，只有右臂了。”妻子又建议道。“好，就右臂吧。”我主意定
了。



可是，当我到人体天然器官交易市场走了一趟之后，我又失望了。没
有人愿意出让右臂，即使我出很多钱。每一个被我询问的人都这样回答：“如
果我让自己的右臂换上一只机械手臂，那么，我要是再有一件天然器官出了
毛病，那该怎么办？”“亲爱的，”妻子听我讲述后怯怯地说：“你能不能不
要右臂？”

“什么，你想让我成为残废吗？你不觉得在科技这么发达的社会里，还
有人断臂是可笑的吗！”我勃然大怒地对妻子吼道。
焦急、犹豫，眼看一个月的时限快要到了，我愈加惶惶不安，却又总
是拿不定主意：是甘愿沦为机器人，还是坐等死神来临？

“请问这儿是李光先生的家吗？”蓦地有人敲门并大� 省？“我就是，
你是谁？”我打开房门，见是一个猥琐的秃顶中年人，便没好气地问。“哦，
对不起，我听说您有点儿麻烦，需要个天然器官？”
我怀疑地打量着他，见他双手戴了好几枚金戒指，一副暴发户模样。
他会是因为缺钱而出卖自己器官的人？
秃顶看出了我的疑惑，说：“别误会，李先生，我虽然不出卖自己的器
官，但我确实可以提供真正由细胞组成的器官为您服务。”我早已熄灭的希
望之火又迸出了火花：“器官在哪？”

“别，别着急，李先生，暂时还没有。我是生物研究工程所的，自己私
下里搞些小生意。我可以用您的细胞繁殖成一个喉咙，当然，价格从优。”
怎么，繁殖出一个喉咙？哦，不！它并不是天然的，我还是要被看作是机器
人。”

“不是这样的，李先生，这个法律是３５年前制定的，当时生物技术尚
不发达，所以是特指机械器官。如果有人为此指控的话，您绝对可以胜诉。”
我终于消除了疑虑。又过了一个月，我那患癌的喉头全部摘除，换上
了用自己的细胞繁殖而成的健康的喉咙。要不，我怎么能喋喋不休地对你讲
述这些经过呢？不瞒你说，我还是有些担惊受怕，不知道会不会有限制生物
技术器官的新法令出台。每当深夜妻子酣然入睡时，我常常对着镜子反复观
察自己，发出这样的疑问：“我还是人吗？”？
(完)

自由

“凯被判了死刑。”妈妈面无表情的对我说。
“是的，我知道了。”我同样用一张麻木不仁的脸应着她。
凯，不能怪我，不能怪妈妈。我爱你，妈妈同样爱你。但我们和你不
同，我们不能反对“法则”，不能反对“禁止对罪犯表示同情”的规范。我
亲爱的，你要死了，我的泪却不能为你而流。
你的死只是因为你超凡的大脑，造就了你这个计算机天才。记得那天
你兴奋地对崐我说：“妮，我编的程序调出了国家严格保密的‘古代危险词
汇库’，但还不完善，你生日那天，我要用我调出的第一个词作为生日礼物
送给你。”



凯，你是否知道，那天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兴奋，一丝恐惧
的战粟从心底猛窜上来。那不幸的征兆竟在今日实现。你说喜欢我是因为我
没有被“法则”完全麻木，完全机械化。但是，凯，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
是不幸。
生日宴会上，你深深地吻我，拿出了那个小小的信封。刹那间，我觉
得全身僵硬，凯，你竟以为我怕冷而拥紧了我。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它打开
的，但我知道看到那个词后，我身体中原始的细胞发出了高亢的欢呼。你感
知了我的兴奋。但是你知不知道为维护压迫这些细胞的法律，他们做了多么
周密的工作，高科技的感应器不是装饰品。当我们的心灵共同为这原始的信
息兴奋不已时，他们感知到了，他们带走了你，从我的怀里夺走了你，我亲
爱的，我的凯。
我再次拿起那个信封，与你走进刑室的同一时刻。那词汇给了我莫名
的力量，我向你冲过去⋯⋯
我感觉到灼热的痛苦，睁开眼，你拥着我，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正在消
逝。但是凯，我感觉得到你目光中的喜悦，有你的爱，我很幸福，我终于和
你一样反抗这“法则”了。
我们的目光又同时落在了那个给我们共同新生的词汇上──“自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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